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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这里共聚一堂，是为了分享关于“佛教在人工智能时代可以提出

什么贡献”的想法。 

但是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需要建立一个共同的语言，一种让科学世界

与佛教世界可以进行交流的方式——虽然我们甚至不知道是否有这样的可

能性存在。但是，如果我们不能就基本定义达成一致，那么在本次会议

中，我们将会只是各说各话，没有交集——我们的意图、表达和理解都将

各有不同，更别说是想要回答此次会议提出的各种探索和深奥问题！ 

对此，我就只提出三个基本示例： 

一、像是对“生命”、“心”、“看似矛盾的悖论”这些观念，科学与佛教

能就此沟通吗？  

（1）生命 

会议手册问到：“生命就只是数据处理吗？”但是，当我们说“生命”

的时候，到底所指为何？牛津英语词典将“生命”定义为“死亡之前的活

动”，然而佛教并不排除死亡之后的意识流续。所以作为佛教徒，我们可

能会问： 

• 人工智能是否受制于相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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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受限于时间这个幻觉吗？ 

• 粗略而言，人工智能会转世吗？ 

 

（2）心 

就此而言，我们说的“智能”到底是指什么？如果认为人类的心就只是

大脑活动和生物功能，那么科学与佛教之间并没有可以交流的共通基础，

因为对于佛教徒而言，心是截然不同的东西：心是能认知、能养成习惯、

会因为希望和恐惧而受苦的东西；心也是因为受困于它自己的幻觉而变得

极为烦恼并失去控制的东西。但是，这个心也可以被训练和调伏，以便学

会如何消除它自己的妄想。心不仅具有智能，而且有直觉性，并且兼具利

他和自私的能力。 

对于“知道”，佛教和科学可能具有完全不同的想法。事实上，据说现

代科学是建立在 ignoramus （无知）原则的基础上——这个拉丁单词的意思

是“我们不知道”。它假设我们并不知道所有的事情，并且认为在获得更

多知识之后，我们自以为知道的一切都会被证明是错误的。我很欣赏这个

信条。 

与此同时，我们佛教徒却总结出某些真理。例如，“一切和合事物都是

无常的”、“一切情绪都是苦”、“一切事物都不具真实存在的自性”，

这些是不能被否定的真理。因此，科学家的出发点是“我们不知道”，而

佛教徒的出发点却是“我们拥有无法被证明是错误的神圣真理”，也就是

“我们拥有不可被证伪的圣谛”。 

会议手册对于“奇点”这一概念感到忧虑，担心科技将逐渐上升到失控

的地步，以至于人工智能机器将会变得比人类更聪明，进而取代并超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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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但这不是什么新鲜事，我们人类已经非常擅长创造完全不受自己控制

的事物：我们创造了一个变得无法控制的上帝以及工业革命，而那个工业

革命也创造出如今正在塞满我们海洋的塑料制品。 

事实上，正因为我们不想像这样因为失去控制而受苦，因为我们想要停

止构成我们苦难的二元认知，故而佛陀关于无我、缘起、空性的教法仍然

一如既往地强力有效，并且具有切实意义。 

当然，佛教并不否认大脑的影响，或者脚趾或天气的影响。但是佛教的

“心灵观”——佛教对于心的见地——其浩瀚、微妙和复杂性，远远超出

了这所有的因和缘。事实上，可以说，整个佛教都是对于这个“心”的研

究。 

对佛教徒来说，即使想要找出一个参照点或“能知者”这样的最基本搜

寻，也是我们想要消除的习气。如果人工智能可以处理那样的消除并且引

发对无二的了悟，那么人工智能即是佛法，而佛教成了过时的事物。 

但是，从我对人工智能非常有限的知识看来，我怀疑它对于心的看法与

佛教并不相同。因此我认为，在本质上，佛教完全无需做出任何改变。我

不知道人工智能革命将会对基督教、伊斯兰教等一神论宗教产生什么样的

影响，但是我相信佛教徒没有理由担心。事实上，我认为在一百年后，四

圣谛将会变得甚至更加令人信服并且切身相关，因为到时我们与真正的自

己会变得更加疏离。 

因此，我想知道：人工智能是否能够创造出一个我们永远不会变得疏离

的完美世界，甚至克服人类的疏离化倾向？它是否能够处理当今西方民主

国家所倡导的微妙之处，像是个人主义、个人权利等概念，虽然那似乎意

味着对疏离的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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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此而言，我想知道人工智能是否具有“信仰”的力量——包括受过良

好教育的信念和盲从信仰，尤其是盲目信仰。这些信念是我们所谓的“生

命”和“幸福安乐”的驱动力。 

 

（3）欣赏自相矛盾的悖论 

除了在如何界定和使用诸如“生命”、“心”之类的词语方面有所差异

之外，科学与佛教之间要能够产生有意义的对话，还存在其他的障碍。例

如，虽然科学似乎对悖论、也就是相互矛盾的论点会感到不安并试图予以

解决，但佛教的精髓却是对一切的自相矛盾都具有深刻的欣赏，因此佛教

徒是努力让自己对于看似矛盾的事情变得全然自在。 

所以，在训练有素的佛教徒之心看见形相——也就是“色”——的那一

刻，理想上它也同时看到空性，从而摆脱了盲目的希望；当它看到现实的

空性本质之时，它也同时看见色相，于是从恐惧中解脱。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佛教徒既不会断定像上帝、轮回或运气这些非明显可

见的无形现象并不存在，我们也不会确证自己脖子上的头、脚下的地板和

头顶的天花板确实存在。也就是说，我们不会确认任何事物是实存或不实

存的。 

这也是为什么泰国人可以学习无我的真理，即自我并不存在的实相，同

时也能毫无疑虑地进行诸如拜庙、献花或布施托钵僧人等积聚福德的善

行。 

因此，对佛教徒来说，当色与空分离时，当有与无分离时，当事物的实

相与显相分离时，就会出现苦。从根本上来说，只要我们不理解这些看似

矛盾的悖论，我们就会受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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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也许与其问说“佛教在人工智能时代可以提供什么？”——这可

能与它一直在提供的没什么不同——不如转而询问“人工智能对佛教徒关

注的那些基本问题是否感兴趣？”也许并不是像我们经常假设的那样，或

许并不取决于佛教要如何适应或符合科学，而是现在或许是时候，应该是

科学家要努力掌握佛陀在两千六百年前就已经教导的那些真理。 

因为两方对生命、心、悖论的基本观点非常不同，所以我不知道是否可

能解决这种科学与佛教之间在定义上和观点上的歧异，从而创造真正的对

话。事实上，我甚至不知道今天的这种对话是否比佛教与经济、政治或诗

歌之间的对话更为重要。我个人就不会认为后者比较不重要或者比较缺乏

价值。 

但是我相信，除非我们首先承认并探讨这些观点和定义中的基本差异，

否则无法回答本次会议所提出的那些问题。 

 

二、 荒谬的问题？ 

为了扩展我们的想象力，让我们足以真正了解在科学与佛教之间的这些

观点和定义方面的差异，我们不应该回避可能看似荒谬的一些问题： 

例如，假设我有一个机器人作为学生，他的程序被编设为冷静并且没有

愤怒、嫉妒和情绪，我可能会有点印象深刻，不会叫这样的学生去修止。

但是，如果我是一个还算不错的老师，我真正想要的其实是让这个学生停

止拥有要平静、寂止的目标，甚至不企图做那个平静的人。毕竟，佛法的

追随者不是试图获取一个最平静寂止或最能镇定者的奖章，而是要摆脱所

有那些要平静、变得更平静或处于寂止之道的参照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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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人工智能专家，我的信息非常有限，就来自一些文章和道听途

说。例如，有人告诉我，五十年后，我将能够把自己下载到计算机上，那

个计算机能够像我一样思考、交谈和做出回应。但是，如果那个装置也具

有我们所共有的那些习气，像是焦虑、不确定和缺乏安全感，那么它会成

为不过是另一个无明的有情，是另一个需要开悟的慈悲对象。在那种情况

下，我和那个装置之间的唯一区别是：我是从自己母亲的子宫里出生，而

它是在其他机器人的帮助下于实验室里出生。 

还有业力：砸坏计算机或者不给它充电是不是恶业？如果一台计算机可

以通过专家系统与反馈循环进行自我编程，如果因此它能像人类一样思考

和行动，那么在它挽救生命或杀生的时候，是否有善业或恶业的产生？ 

表面上看来，这类佛教徒的问题可能看似荒谬，但是要记住，谷歌已经

发明过一个专家系统程序，那个程序自己发展出了一种新的交换语言是它

的发明者所无法理解的，这促使谷歌不得不完全关掉这个系统。所以人工

智能专家和政策制定者在让那些系统在连他们自己都无法理解的内部运作

基础上运营经济、医疗和军事之前，可能会受益于佛教对实相本质的洞

见。确实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他们忽视佛教的智慧，会有很大的危

险，也是我们的危险！ 

在更平庸的层面上来说，我是不是宁愿有一个完全按照我自己所想要和

需要的一切来说话、行事的女友？如果是这样，我会想知道她是人工智能

的产物吗？再度地，对于那些欣赏安住于缘起实相及人类不确定性的佛教

徒来说，显然有很多占据人工智能人士的问题并非这些佛教徒所感兴趣

的。 

换句话说，听起来好像人工智能的倡导者在吹嘘他们的系统会使事情变

得更加容易预测。但如果是那样，即使在我们普通人的世界中，也不再会



 

 

©悉达多本愿会·版权所有（转载请注明出处）    7  

  

有什么乐趣可言。毕竟，即使我们人类认为自己非常厌恶不确定性，然而

却是不确定性推动了经济、国家治理、商业管理以及我们生活中的其他一

切。利润源自于不确定性；而且在个人层面上，我们将这种不可预测性当

作是浪漫、爱情和情感关系而珍视不已。 

我还被告知，人工智能可以延长我们的寿命，但是那仍然不会改变佛教

了知“一切和合事物无常”的智慧。据说，医疗系统将能够更好地诊断疾

病，那当然是非常棒的事情。然而，正如我说过的，无常的真理依然会是

真实的，而且正是在这种无常、不确定和不可预测之中，才有生命的存

在。 

所以，也许是时候要问：人工智能的目的是什么？如果是要令医疗诊

断、天气预报等系统更加准确，因此可预测性更高，那当然是件好事，那

也是在进一步推动人类一直试图做的事情。 

但是，人工智能的目的是通过令事物永恒不变而征服时间与空间吗？如

果人工智能够实际做到这一点，那么佛法就可能过时，因为超越时空即是

我们佛教徒所谓的“涅槃”。但我怀疑那并非人工智能创造者的动机，因

为他们是人，而所有科学进步的目标肯定都只是为了改善我们人类的生活

——那与证悟完全无关。 

 

三、变动的时代，是否更快乐？ 

我们对最新科技以及它是否能像会议手册询问的那样“拯救或毁灭人

类”大感兴奋，以至于我们忘记了过去的科技革命已经多么令人难以置信

地改变了我们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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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革命发生在佛陀出世的数千年以前，是将人类社会从狩猎、采集

转变为农耕的农业革命。虽然它改善了粮食安全，提升了获取食物的保障

性，却也导致了今日困扰我们的政治、军队、交通等所有问题。 

然后工业革命带给我们在两百年前无法想象的收音机、电视机、汽车、

飞机和其他便利事物，也给我们带来了可以摧毁世界的原子弹和全球暖

化。如果气温和海平面不断上升，曼谷将会在二十年内沉入水中，而我们

的孙辈会看到伦敦被洪水淹没。当然，如果人工智能可以阻止这些事情的

发生，会是很棒的事情。 

不过真正的问题是：这些过去的重大革命和现在这个人工智能革命给我

们的生命和生活方式所带来的巨大变化有让我们变得更幸福快乐吗？与我

的祖父母相比，我能更加迅速地获得自己想要的东西。但是这种速度可能

会增加焦虑，因为现在只需要一秒钟而不是一个月来获得坏消息。也许我

们更快地变得快乐，却也更快地变得苦恼。 

所以，经过所有这些改变，在我们对新的数位革命与人工智能革命变得

过于兴奋之前，我们应该体认到：有一件事一直没有改变，就是我们基本

的焦虑不安、缺乏安全感、无明和追求幸福，这一直都没有改变。 

只要这继续存在着，和两千六百年前相比，佛教现在能提供给我们的东

西就并未减少。事实上，因为佛教不受时间、地点、文化或地理环境的束

缚，所以无论是什么人或什么时代的需求，佛教都可以容纳、适应和交流

——包括我们在人工智能时代的需求。 

一万两千年前，当这个星球上的人类不足一百万时，他们生活在担心自

己被野兽吃掉的持续恐惧中。但是，只要希望和恐惧还存在着，无论是有

被老虎吃掉的危险，或是有在五百年后生活完全受到人工智能主宰的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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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无论是哪一种危险，佛陀八万四千法门中的字字句句都仍然与我们切

身相关，具有实质意义。 

 

四、在这个人工智能的时代，佛教能提供什么？ 

如果我们能接受焦虑和痛苦的现实，那么无论时间和外缘为何，佛教都

能为我们提供相融无别的智慧与善巧方便，亦即：正确见地的智慧，以及

认出这个见地并维持这个智慧的善巧方便。 

什么是正确的见地？正见就是：虽然事物会出现、有所功用、看似持

续，但其实并没有任何事物真实存在；一切都如梦似幻，像是海市蜃楼或

彩虹。当我们不具持这个见地时，就会受苦。事实上，这就是为什么佛教

认为智慧胜于伦理道德，这就是为什么在我们这个人工智能的时代，佛教

能够比基于道德的体系更有效应对科技挑战的原因。 

作为佛教徒，我们想要的是：了解实相，并且摆脱那些遮蔽和阻止我们

看见实相的习气。如果人工智能设备可以帮助我们做到这一点并且提供有

助我们追求实相的信息，那非常好，我会很乐意使用它。 

例如，如果人工智能可以提出一种设备来找出习性运作的神经通道，把

这些通道挖出来并切断它们，那会棒极了，我会购买。但是，除非人工智

能能够对付自古以来一直困扰着人类生存的基本焦虑——这些焦虑实际上

定义和体现了所谓的人类生活——否则在本质上，佛教所能提供的完全不

会有任何改变。 

然而，佛教徒提供不变古老智慧的方式将会发生巨大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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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佛教不会改变，但是佛教徒必须改变——大幅地改变！ 

所以，一方面，人工智能不会改变佛教及其对我们这个世界的有效性和

价值；另一方面，佛教徒——特别是传统佛教徒——必须做出巨大的改

变。如果我们想要对人有所帮助和起到实质作用，我们佛教徒的世界就必

须充分意识到这个差别。 

暂且不说人工智能革命，我们首先应该承认：我们佛教徒不善于改变自

己行事的方式——我们要做的，就是在正确的时间、在正确的地点、用正

确的方式向人们传递佛陀的信息，以便人们能够理解并对此进行实修。 

从日本、斯里兰卡、中国、泰国到韩国，佛教徒深陷于自己的古老传统

文化中，而那些文化与佛教的本质无关，这使得他们落入可能让现代人觉

得佛教与自己无关、没有意义的危险中。 

就此而言，甚至文化本身的概念也必须改变。在我们这个全球化的时

代，牛仔裤、流行音乐、好莱坞和宝莱坞渗透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国家主

义和民族文化的概念可能不得不消失。 

所以，身为佛教徒的我们，如果想要对自己的世界有任何用处，如果想

要对受苦的有情众生起到任何帮助，就必须努力让自己从紧紧束缚的文化

习惯中松脱，用完全相应于时间、时代、环境、对象的方式来传达佛陀的

信息。 

然而，这些变化——包括人工智能在内——完全不会在本质上改变佛教

发挥作用的方式。只要众生还有佛教徒称之为“心”的东西存在——其他

人可能称之为大脑或数据，无论你想称它为什么都一样——只要还有心，

只要这个心有焦虑、习气、认知、喜恶并且受制于时间，只要存在即是

苦，那么佛教在人工智能时代就像在佛陀的时代一样，与我们切身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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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唯有当二元分别、无明、焦虑、希望和恐惧不复存在时，佛教才

会变得过时。当然，这就是佛教要达到的全部目标。事实上，正是出于这

个基本原因，所以佛教徒从不祈祷“愿所有人都变成佛教徒”，我们只祈

祷“愿一切众生成佛！” 


